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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缘起 
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使人们获取知识的

渠道极大扩展，在线知识获取已成为一种新的

学习方式。作为伴随着互联网而成长起来的一

代，数字青年（Digital Youth）群体的社交媒

体平台使用和在线知识获取行为相较于其他年

龄层更为活跃。数字青年指出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能够熟练使用互联网和数字化设备

的一代人 [1] ①。作为“数字原住民”的第一代，

他们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信息行为

和特征已获得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要“ 加 强 国 家 科

普能力建设，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

动”[2]。全民科学素质的提升离不开科学信

息的共享，要实现科学信息的共享，信息贡

献和信息采纳两个环节缺一不可 [3]。以往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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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社交媒体平台是当代数字青年获取科普信息的重要渠道，科普网红则是社交媒体平台上科普的重

要参与者。本文以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和信息采纳意愿模型为理论基础，采用在线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数

据，利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进行分析，考察了数字青年群体对社交媒体平台上科普网红所发

布科普信息的采纳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科普网红发布的科普信息的质量对信息有用性感知的影响不显

著，但信源可信度、话语亲和力、信息一致性、信息评级均对数字青年群体的信息有用性感知起到显著正面

影响，而信息有用性感知进一步正向影响信息采纳意愿。研究结果在理论意义上进一步验证和拓展了信息采纳

模型，在实践意义上为不同主体提出了相应建议：科普博主可积极设置自身身份标签，在进行科普时可采取具

有亲和力的语言表达策略；社交平台可多维度呈现受众对科普信息的评价，让用户更容易地参考他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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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学者对社交媒体平台上科普的传者端

关注较多，探讨了科学传播文本的话语亲和

力构建 [4]、多元主体参与 [5]、科学传播行动者

角色 [6]、科学信息内容特征和模式 [7] 等内容。

科普的受者端方面，既有学者从整体层面关

注科学传播过程中受众的主体性转向 [8]、新

媒体环境下科学传播的受众行为 [9]，也有学

者关注更为细致的方面，如不同电子健康素

养水平的受众对科普信息的采纳意愿 [10]、微

博用户关于科学话题的传播网络特征 [11]。学

者们对数字青年这一特定群体的科普信息采

纳意愿关注较少，但数字青年群体作为社会

发展的中坚力量，研究这一群体的科普信息

采纳特征对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具有启发意义。

理 论 层 面 上， 在 说 服 研 究 中， 受 众 的

信息采纳意愿影响因素一直是学者关注的

话 题。 佩 蒂（Petty） 和 卡 乔 波（Cacioppo） 

于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ELM），将受

众的认知能力和意愿动机纳入考量 [12]。苏斯

曼（Sussman） 和 西 戈（Siegal） 于 2003 年

提 出 信 息 采 纳 模 型（Information Adoption 

Model，IAM），认为论据质量和来源可信度

共同影响接收者感知信息的有用性，信息有用

性进而影响信息采纳意愿 [13]。理论应指导实

践，但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我国的科普现实情

况出现一些新特征。在公众科学传播语境下，

科学家是科普信息的“第一发球员”，其专业、

权威的身份特征会让公众产生天然信赖感。但

当前中国科学家的科普工作却面临着重重阻

碍，即科普对象上，中国科学家重视共同体内

部交流，对面向公众的科普活动则兴趣寥寥；

科普价值上，科普工作并不纳入科学家的绩效

考核，还可能让科学家陷入“萨根效应”的泥

潭之中；实现能力上，一线科学家科研压力

大，难以抽出时间做科普，相当数量科学家不

了解科普技巧和工具；媒介选择上，中国科学

家群体对网络媒体的信任度不高，更倾向于

选择传统媒体而非网络媒体进行科普 [14]。科

学家群体在新媒介场域的明显缺位造成了社

交媒体平台上科普的关键角色缺席，于是在

强需求拉动下，新形态的科普意见领袖——科

普网红开始出现。这些科普网红在社交媒体

平台上的科普影响力到底如何？数字青年对

他们所发布的科普信息的采纳意愿受到哪些

因素的影响？这些问题尚待解答。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和信息采纳模型

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和信息采纳模型为

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精细加工可

能性模型（见图 1）认为，当个体具有仔细

思考和处理论据的动机和能力时，就遵循中

枢路径，个体会根据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围绕

信息的真实价值进行思考，从而带来态度的

改变。当个体不具有仔细思考和处理论据的

动机和能力时，精细加工可能性就处于较低

水平，边缘路径作用得到加强，个体会使用

简单线索如信息源和情感状态来判断信息的

有效性 [15]。信息采纳模型（见图 2）认为，论

图 1  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LM）

图 2  信息采纳模型（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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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质量和来源可信度共同影响接收者感知信

息的有用性，信息有用性进一步影响采纳意

愿。其中，论据质量可细分为完整性、一致

性、准确性；信源可信度可细分为专业性和

可靠性。在信息采纳模型中，中枢路径为论

据质量，边缘路径为来源可信度，二者共同

影响了信息有用性感知。

本 研 究 中， 信 息 有 用 性（Information 

Usefulness）指社交媒体平台上科普网红发布

的科普信息能够帮助数字青年了解科学知识

或解决实际问题的程度。信息有用性对信息

采纳意愿的影响得到了诸多研究的验证，如

在线消费社区中，信息有用性能够对用户购

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16]；在旅游电子商务领

域，消费者对评论有用性的感知会积极影响

消费者的信息采纳行为 [17]；在线评价的有用

性决定了消费者的在线评价采纳意向和购买

行为 [18]。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1：信息有用性正向影响数字青年对社交

媒体平台科普网红发布的科普信息的采纳意愿。

2.2 信息质量

信息质量（Information Quality）即用户

感知到的信息价值。通常认为包括 4 个主要维

度，分别是情境维度的完整性、时效性；信

息维度的准确性、可信性；获取维度的安全

性、无障碍性；概括维度的简洁性、易于理

解性 [19]。在本文中，信息质量指科普网红发

布的科普信息对用户而言具有信息价值，具

体指科普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其中，完

整性指科普信息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准

确性指信息精确解释了科学现象或传达科学

精神。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2：信息质量正向影响数字青年对社交

媒体平台科普网红发布的科普信息的信息有

用性感知。

2.3 话语亲和力

话语亲和力（Discourse Affinity）是拉近科

普人员与公众之间的重要黏合剂。科学语言

指一种细分专业领域内学术共同体的交流语

言，旨在准确扼要地阐述研究成果与研究进

展。使用科学语言对学术共同体内部的沟通

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公共交流情境中，科学

语言却令公众难以准确、清晰地理解，对科

学信息的传播造成障碍。大众“通俗话语体

系”与科学界内部交流“专业话语体系”之

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语义壁垒，而社交媒体

平台营造了一种平等开放的互动环境，为科

学语言与通俗话语之间搭建了连接转译的

桥梁。

亲和力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梅拉比安

（Albert Mehrabian）于 1971 年在《无声的信

息》（Silent Messages）一书中提出。传播领

域学者认为，可以从言语和文本的话语表述

对亲和力进行提炼，具体包括距离上的亲近、

地位上的对等、发自内心的真诚和善、以对

方喜爱的方式或风格去接近、温婉亲和的话

语方式和语篇使用。已有研究证明了亲和力

的重要作用，如感知趣味性能够正向影响大

学生群体知识付费意愿 [20]。传统的科普中使

用大量科学专业术语，语言客观严谨，给公

众造成了距离感。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科普网

红为更好地与受众沟通，会使用多种方式使

科普信息更具话语亲和力，让受众易于接受

和获取。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3：话语亲和力正向影响数字青年对社

交媒体平台科普网红发布的科普信息的信息

有用性感知。

2.4 信源可信度

信源可信度（Source Credibility）指用户

对社交媒体平台科普网红专业度和可靠性的

感知。当受众面对网络上良莠不齐的科普信

息缺乏能力和动机去判断真假时，会启动边

缘路径进行信息加工，这种依赖信源等边缘

线索而非信息本身来做决策的认知方式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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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 动 式 信 息 处 理 模 式（Heurist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21]。研究表明，信源可信度会直

接影响信息有用性感知和信息采纳意愿。在

社交媒体平台上，消费者会考量同伴所分享

信息的来源可信度 [22]；移动应用使用领域，

信息来源可信度能够对移动应用用户的应用

有用性感知产生积极影响 [23]；在线知识付费

平台中，知识提供者的声誉、经验和信用对

用户知识付费行为有积极影响 [24]。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部分科普网红来源

于专业机构，有较高知识水平，如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科技袁人”袁立峰、  《中国国家地理》

融媒体部主任“无穷小亮”张辰亮、清华大学

毕业的“毕导”毕啸天博士等。同时也有并不

具备科学专业身份但以科普工作为业的科普网

红，如安森垚、何同学等。这些科普网红在

我国科普的民间场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

研究中，拟从科普网红专业性、可靠性、声

誉特征 3 个层面进行信源可信度的衡量，其

中专业性、可靠性来自信息采纳模型，声誉

特征来源于以往研究，即在社交媒体、在线

问 答 平 台、 用 户 生 成 内 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平台中有较多粉丝数或较大

影响力的用户被认为更可信 [25]。基于此，本

文提出假设：

H4：信源可信度正向影响数字青年对社

交媒体平台科普网红发布的科普信息的有用

性感知。

2.5 信息一致性与信息评级

社会影响理论（Information Influence）将

群体对个体的影响划分为信息性社会影响和

规范性社会影响。信息性社会影响强调个体

从参照群体获得的信息作为自己对信息真实

性判断的标准，规范性社会影响强调个体对

参照群体中他人喜爱的迎合，与参照群体保

持一致 [26]。基于社会影响理论，数字青年群

体在阅读互联网上真假混淆的科普信息时，

会倾向于参考其他用户对该科普信息的态度

来决定是否认可与采纳。本研究将社会影响

划分为信息一致性和信息评级两个变量。

信息一致性（Information Consistency）指

社交媒体平台上用户感知到所阅读的科普网

红发布的科普信息与其他信息源所发布的信

息一致性，即不同信息源间共同认可的知识，

如不同科普博主所发布的科普信息的知识方

面的一致性、科普信息评论区中其他用户表

达的对知识的认可和赞同。评论的一致性影

响消费者对评论的采纳，接收者对周边线索

的依赖程度取决于其专业知识和投入程度，

专业知识和参与度都较高的人更依赖中枢线

索，但是知识水平较高、参与度较低的人并

不一定更依赖边缘线索，而是更倾向于依赖

评论的一致性 [27]。因此，不同信息源所一致

呈现的信息更有可能被数字青年认为是可信

的。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5：信息一致性正向影响数字青年对社

交媒体平台科普网红发布的科普信息的信息

有用性感知。

信息评级（Information Rating）指其他用

户对科普网红发布的科普信息的评价。其他

用户的评级是反映他们态度的有效线索，进

而可帮助用户判定科普信息的价值和有用性。

有研究证明了在线评论评分与客户行为之间

的关系 [28]，高评分意味着以往用户对信息的高

评价。在社交媒体中点赞、转发、评论是评分

的一种表现形式。点赞允许用户对相关信息做

出积极回应，表达了用户的同意和赞同 [29]。转

发则让用户主动传播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如果这些信息是有趣的、值得信赖的、认同

的，他们会更愿意使用转发功能 [30]。但是评

论功能却不能用于表达态度，因为评论只是

体现了用户的参与度，发表的可能是负面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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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意愿。本研究形成了数字青年对科普网

红发布的科普信息的接收模型（见图 3）。

3 量表设计与数据收集
3.1 量表设计

本文的测量题项来自以往研究的成熟量

表，并结合科普的研究情境进行了完善，问

卷变量均采用利克特（Likert）五级量表测

量，测量范围为“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

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5 个层

次。量表测度项和文献来源见表 1。

论 [31]。因此，本研究对信息评级的衡量以点

赞、转发为标准。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如果

科普网红发布的科普信息得到了大量的点赞

和转发，会对用户的科普信息有用性感知产

生积极影响，进而愿意采纳该科普信息。基

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6：信息评级正向影响数字青年对社交

媒体平台科普网红发布的科普信息的信息有

用性感知。

2.6 研究模型

本文以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和信息采纳

模型为基础，从中枢路径和边缘路径两种路

径出发，探究数字青年对社交媒体平台上科

普网红发布的科普信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

其中，中枢路径包括信息质量；边缘路径包

括话语亲和力、信源可信度、信息一致性、

信息评级 4 个层面。中枢路径和边缘路径共同

影响受众的信息有用性感知，进而影响信息

图 3  科普信息的接收模型

潜在变量

信息质量

话语亲和力

信源可信度

信息一致性

信息评级

信息有用性

信息采纳意愿

测量题项
IQ1 社交媒体上科普网红发布的科普信息是正确的
IQ2 社交媒体上科普网红发布的科普信息是可靠的
IQ3 社交媒体上科普网红发布的科普信息是完整全面的
IQ4 社交媒体上科普网红发布的科普信息有足够的广度和深度
DA1 社交媒体上科普网红发布的科普信息言语是贴近生活、有身边感的
DA2 社交媒体上科普网红发布的科普信息言语是幽默有趣的
DA3 社交媒体上科普网红发布的科普信息言语是友好亲和的
SC1 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科普信息的科普网红在相关领域拥有足够的知识
SC2 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科普信息的科普网红是相关领域的专家
SC3 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科普信息的科普网红是值得相信的
SC4 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科普信息的科普网红是有声誉的
ICR1 科普网红发布的科普信息与其他人所发布的信息意见一致
ICR2 科普网红发布的科普信息与其他人所发布的科普信息相似
ICR3 科普网红发布的科普信息与其他人所发布的科普信息能够相互佐证
IR1 从点赞、转发来看，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其他用户对科普网红的科普信息是有利的
IR2 从点赞、转发来看，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其他用户对科普网红的科普信息评价较高
IR3 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其他用户认为科普网红发布的科普信息是好的
IU1 社交媒体上科普网红发布的科普信息对我是有价值的
IU2 社交媒体上科普网红发布的科普信息对我是有益的
IU3 社交媒体上科普网红发布的科普信息对我是有帮助的
IA1 我认同社交媒体平台上科普网红发布的科普信息
IA2 我支持社交媒体平台上科普网红发布的科普信息
IA3 我喜欢社交媒体平台上科普网红发布的科普信息

表 1  量表测度项及文献来源

量表来源

Cheung C M K等 [32]、

Huo C 等 [33]

赵莉 [4]

Bhattacherjee A 等 [34] 

Sussman W S 等 [13]、

Cheung C M Y 等 [27]

Cheung C M Y 等 [27]

Sussman W S 等 [13]

Sussman W S[13]、

Taylor S 等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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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应用广泛 [36]。PLS-SEM 的建议样本数为

内生潜变量的最多路径乘 10，或构面题目最

多题项数乘 10，因此本研究最低样本数为

50，而本文收集到 213 个样本，满足最低样

本量要求。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共同方法差异检验借鉴梁会刚等的方

法 [37]，采用 PLS 进行 CMV 的检定，大部分

的方法因素负荷量皆不显著，且各指标平均

实质解释变异量为 0.702，平均共同方法的变

异量为 0.015，两者的比例达到 46.8:1。大多

数方法因子载荷系数不显著，而全部的实质

因子载荷系数都显著，因此研究数据不存在

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结果显示，特征值

大于 1 的因子有 3 个。其中第一个因子提取的

方差值为 44.827%。根据海尔（Hair）等的建

议，不超过 50% 基本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

方法偏差 [38]。

3.2 数据收集

正式调查前邀请志愿者进行预调查，以

确定问卷结构合理性和语义准确度，并据此

对题项以及模糊表述进行修改。问卷通过线

上线下两种方式发放。线上利用社交媒体、

即时通信工具、问卷星平台发放；线下则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邀请受访者填写问

卷，线下问卷可有效补足线上便利抽样带来

的样本代表性不足和外部效度问题。问卷前

设了年龄题，过滤了年龄不属于 18~30 岁的样

本。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213 份。

样本的基本信息见表 2。

4 数据分析与结果
研 究 采 用 偏 最

小二乘（Partial Least 

Squares，PLS）结构

方程模型（Structural 

E q u a t i o n  M o d e l ，

SEM） 方 法 来 验

证 本 文 提 出 的 研 究

模 型， 使 用 软 件 为

Smart PLS 3。PLS-

SEM 可 处 理 小 样 本

量 的 数 据， 且 不 要

求 数 据 的 临 界 正 态

分 布； 可 处 理 具 有

多个潜变量的模型；

适 用 于 探 索 式 的 研

究， 在 社 会 科 学 领

基本信息

性别

年龄

学历

类别
男性
女性
18~25 岁
26~30 岁
大专及以下
本科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数量 / 人
102
111
187
26
12
142
57
2

占比 /%
47.89
52.11
87.79
12.21
05.63
66.67
26.76
00.94

表 2  被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统计

构面

话语亲和力

信息采纳意愿

信息一致性

信息质量

信息评级

信息有用性

信源可信度

平均值

指标
DA1
DA2
DA3
IA1
IA2
IA3

ICR1
ICR2
ICR3
IQ1
IQ2
IQ3
IQ4
IR1
IR2
IR3
IU1
IU2
IU3
SC1
SC2
SC3
SC4

R12

0.747
0.619
0.695
0.740
0.739
0.722
0.696
0.607
0.641
0.724
0.746
0.762
0.688
0.704
0.764
0.726
0.702
0.640
0.752
0.702
0.679
0.720
0.632
0.702

R22

0.000
0.052
0.038
0.005
0.000
0.004
0.000
0.023
0.032
0.026
0.006
0.015
0.016
0.012
0.000
0.012
0.015
0.030
0.001
0.012
0.037
0.000
0.004
0.015

实质因素负荷量（R1）
0.864
0.787
0.834
0.860
0.859
0.850
0.835
0.779
0.800
0.851
0.864
0.873
0.830
0.839
0.874
0.852
0.838
0.800
0.867
0.838
0.824
0.848
0.795

方法因素负荷量（R2）
00.008
-0.227
00.195
00.072
-0.013
-0.061
00.019
00.150
-0.180
00.161
00.080
-0.121
-0.126
00.107
00.007
-0.112
00.124
-0.173
00.035
00.109
-0.192
00.014
00.062

表 3  共同方法差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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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大于 0.5 则说明

测量模型具有理想的收敛效度 [39]。本文中潜

变量的 AVE 最小值为 0.646，大于 0.5，说明

本文的测量模型具有理想收敛效度。

模型的区分效度可通过比较潜在变量AVE 

的平方根与潜在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来进行评

估。如表 5 所示，测量模型中潜在变量的 AVE 

平方根均大于该潜在变量与其他潜在变量间的

相关系数，表明文本的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区

分效度。同时，表 6 显示，测量模型潜在变量

的因子载荷均大于交叉因子载荷，进一步说明

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

潜在变量
信息一致性
信息有用性
信息评级
信息质量
信息采纳意愿
信源可信度
话语亲和力

AVE
0.646
0.698
0.731
0.728
0.733
0.682
0.683

CR
0.845
0.874
0.891
0.915
0.892
0.895
0.866

题项数
3
3
3
4
3
4
3

Cronbach’s Alpha
0.728
0.784
0.816
0.877
0.818
0.845
0.772

表 4  测量模型的 AVE、CR 和 Cronbach’s Alpha 值

4.2 测量模型信效度检验

测 量 模 型 的 信 度 水 平 通 过 组 合 信 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CR）和内部一致性系

数（Cronbach’s Alpha）共同检验。从表4得知，

CR 的最小值为 0.845，大于 0.800，Cronbach’s

Alpha 的最小值为 0.728，大于 0.700，因此本

文的测量模型具有较好信度。测量模型的效

度检验包括内容效度、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

的检验。内容效度方面，本文所有测量变量

均改编自现有文献，且在大范围调查之前进

行了预调查，保证了测量模型题项的准确性

和有效性。收敛效度方面，佛奈尔（Fornell）

等 认 为， 潜 在 变 量 的 抽 取 平 均 方 差 AVE
潜在变量

信息一致性
信息有用性
信息评级
信息质量
信息采纳意愿
信源可信度
话语亲和力

IU

0.835
0.709
0.512
0.752
0.655
0.630

IR
	

0.855
0.455
0.652
0.587
0.577

ICR
0.804
0.575
0.519
0.516
0.600
0679
0.401

表 5  潜在变量间相关系数和 AVE 平方根

IQ
	

0.853
0.534
0.678
0.425

IA
	

0.856
0.680
0.533

SC
	

0.826
0.476

DA
	

0.827
注：斜对角线上的值是 AVE 的平方根。ICR：信息一致性；IU：信息有
用性；IR：信息评级；IQ：信息质量；IA：信息采纳意愿；SC：信源
可信度；DA：话语亲和力。 

ICR1
ICR2
ICR3
IU1
IU2
IU3
IR1
IR2
IR3
IQ1
IQ2
IQ3
IQ4
IA1
IA2
IA3
SC1
SC2
SC3
SC4
DA1
DA2
DA3

信息一致性
0.834
0.744
0.830
0.500
0.424
0.512
0.481
0.385
0.462
0.489
0.450
0.414
0.396
0.543
0.494
0.506
0.592
0.546
0.542
0.562
0.345
0.217
0.399

信息有用性
0.476
0.371
0.521
0.843
0.791
0.870
0.634
0.586
0.596
0.493
0.476
0.366
0.390
0.647
0.702
0.572
0.612
0.419
0.571
0.528
0.543
0.378
0.602

信源可信度
0.548
0.462
0.611
0.592
0.494
0.551
0.526
0.479
0.499
0.615
0.599
0.552
0.539
0.617
0.554
0.581
0.849
0.801
0.853
0.799
0.394
0.216
0.514

话语亲和力
0.337
0.230
0.378
0.532
0.473
0.568
0.524
0.479
0.474
0.437
0.394
0.304
0.288
0.502
0.465
0.396
0.426
0.346
0.364
0.426
0.867
0.744
0.864

信息评级
0.440
0.381
0.429
0.594
0.501
0.670
0.848
0.868
0.849
0.436
0.446
0.358
0.289
0.534
0.620
0.510
0.463
0.434
0.514
0.525
0.492
0.337
0.563

信息质量
0.438
0.334
0.457
0.496
0.346
0.433
0.413
0.358
0.393
0.870
0.876
0.853
0.813
0.490
0.396
0.497
0.565
0.566
0.592
0.521
0.375
0.225
0.417

信息采纳意愿
0.521
0.352
0.546
0.656
0.572
0.653
0.570
0.537
0.563
0.547
0.487
0.406
0.354
0.861
0.871
0.836
0.633
0.491
0.586
0.515
0.440
0.344
0.512

表 6  因子载荷和交叉因子载荷

注：加黑数字为潜在变量的因子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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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边缘路径上，对数字青年群体而言，社

交媒体平台上科普网红发布的科普信息的话

语亲和力（β=0.260，t=5.355，p ＜ 0.001）、信

源可信度（β=0.222，t=2.619，p ＜ 0.01）、信息

一 致 性（β=0.123，t=2.117，p ＜ 0.1）、 信 息

评级（β=0.352，t=4.593，p ＜ 0.001）均与信

息有用性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因此假设 H3、

假设 H4、假设 H5、假设 H6 均成立。

5 讨论与启示
5.1 讨论

研究结果验证了信息有用性对信息采纳

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信息有用性到信息

采纳意愿的路径系数为 0.752，说明信息有

用性对信息采纳意愿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与

“全盘皆信”的中老年群体不同，作为长期与

互联网接触的一代，数字青年有更强的能力

去判断科普信息是否对自己有益、有帮助，

他们对社交媒体上的科普信息采取“为我所

用”的态度，只有与自己的生活切实相关、

对自己有所帮助的，他们才会对其给予注意

力和采纳意愿，这体现出年轻一代媒介素养

的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此外，标准化的均方根残差（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SRMR）是用于评

估观察和预期相关矩阵差异的平均大小，根

据 胡（Hu） 和 本 特 勒（Bentler） 的 标 准 [40]，

SRMR<0.1 即可接受，本文模型的 SRMR 值

为 0.080。

4.3 主模型检验结果 

R2 代表了对模型的解释力，即内生潜变

量的可变性可由预测变量表示的部分。根据

海尔的建议，R2 为 0.25、0.50、0.75 时，分别

代表模型具有弱、中、强的解释力 [41]。从表 7

可知，信息有用性和信息采纳意愿的 R2 值分

别为 0.643 和 0.566，表明本文研究模型具有

良好的预测效果。

Q2 代表了模型的预测能力，表示模型变

量间的相关性，该值使用

Blindfolding 算法求得。Q2

大于 0 即代表具有预测相

关性，Q2 越大则代表预测

相关性越强 [42]。本研究中，

信息有用性和信息采纳意

愿的 Q2 值分别为 0.436 和

0.406，均接近 0.5，因此模型对信息有用性和

信息采纳意愿均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

显著性检验采用 Bootstrapping 重复抽样

法，该方法建议的重复抽样次数应大于等于

500[43]，故本文设置重复抽样数为 5 000。检验

结果见图 4 和表 8。对数字青年群体而言，科

普网红发布的科普信息的信息有用性对信息

采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752，t=22.654，

p ＜ 0.001），假设 H1 成立。中枢路径上，社

交媒体平台上科普网红所发布的科普信息的信

息质量与信息有用性（β=0.028，t=0.438，p ＞

0.05）之间没有显著正向关系，假设 H2 不成

潜在变量
信息有用性
信息采纳意愿

R2

0.643
0.566

Q2

0.436
0.406

表 7  潜变量结构的预测相关性

图 4  研究模型结果
注：*** 表示 p ＜ 0.001；**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1；ns 表示影
响不显著。

假设
H1
H2
H3
H4
H5
H6

路径
信息有用性→信息采纳意愿
信息质量→信息有用性
话语亲和力→信息有用性
信源可信度→信息有用性
信息一致性→信息有用性
信息评级→信息有用性

路径系数
0.752
0.028
0.260
0.222
0.123
0.352

结果
假设成立
假设不成立
假设成立
假设成立
假设成立
假设成立

T 值
22.654
00.438
05.355
02.619
02.117
04.593

P 值
0.000***

0.662ns

0.000***

0.009***

0.034***

0.000***

表 8  研究模型路径分析结果

注：*** 表示 p ＜ 0.001；**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1；ns 表示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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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对科普网红的信息采纳也可能不是从信

息本身的有用性出发，而是其对科普网红本

身具有较强的忠实度，因为科普网红的个人

特质而采纳信息。

从信息性社会影响的角度来看，信源可

信度对信息有用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路

径系数为 0.222。科普网红自身所体现出的专

业、可靠、有声誉等有利于加强其“可信任”

印象的特征，进而会促使受众更愿意接受科

普信息。此外，交叉因子载荷表中，在信源

可信度维度，观察变量 SC1 的载荷量高于观

察变量 SC2，这代表“科普网红在相关领域

拥有足够的知识”对信源可信度的解释程度

高于“科普网红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当代青

年在判断信源的专业性时，更多依赖于科普

网红所体现出的知识涵养本身，而非仅仅依

靠身份标签。

但信息质量与信息有用性的路径系数为

0.028，并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原因可能

是，虽然信息质量和信源可信度都是对信息

本身的评估，但是信源可信度更依赖对科普

信息发布者本身的评估，而信息质量是对信

息自身属性的评估。数字青年群体更多依靠

边缘线索而非中枢线索来判断信息的有用性。

相当一部分被调查者对所发布的科普信息的

质量本身持有负面态度，但是在科普信息的

有用性评估和信息采纳上却呈现出正面态度。

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科普信息由于发布主体的

多样性、信息发布意图的不确定性、信息发

布的随意性，信息质量难以得到保障。科普

网红依据个人知识和经验而随意发送，以个

人信誉对信息质量负责，信息准确性缺乏第

三方机构审核。因此，对数字青年而言，属

于中枢路径的信息质量并不是他们采纳科普

信息的关键影响因素。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

网络科普的流行也使得“娱乐”成为突出的

特点，观众在接收科普信息时，边缘线索的

判断更能契合当下“短平快”的传播节奏。 

话语亲和力对信息有用性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路径系数为 0.260。研究表明，如果传播

者能够让观众感到幽默和欢乐，科学信息则更

容易得到公众关注，获得更高传播效率 [44]。

相比于大众传播时代科普单向线性互动时候

话语的距离感、疏离感，社交媒体时代的科

普网红们更擅长使用幽默有趣、有身边感、

友好亲和的话语与读者进行对话和交流。从

传受双方地位看，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科普网

红以点赞量、粉丝数作为其工作业绩的重要

衡量标准，部分科普网红以自媒体事业为生，

这使得他们有时会“讨好”以数字青年为代

表的网民群体，因此更具亲和力的话语策略

会被他们积极采纳。从信息的情感强度上看，

亲和力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吸引力和维持情

感纽带的约束力，这意味着读者能够在获取

科学知识的同时感受到情感上的满足。

从 规 范 性 社 会 影 响 角 度 看， 数 字 青 年

群体对社交媒体科普网红发布的科普信息的

一致性和信息评级感知都正向影响了信息有

用性的感知，其中信息一致性的路径系数为

0.123，信息评级的路径系数为 0.352。由此推

断，面对浩如烟海的科普信息，为了降低精

力投入度和减少认知性错误，他们会选择以

他人的观点和评价作为信息有用性的参考依

据。当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用户感知到科普网

红发布的科普信息与其他信息源发布的科普信

息一致时，更愿意认为该条信息对自己有用并

采纳。尤其是对争议性的科学事件，不同观点

方意见激烈交锋，感知信息一致性更易让读者

感到认知协调，进而对该信息产生好感。信息

评级是反映其他用户态度的有效工具，若是点

赞、转发的数量较多，则说明该科普信息得到

了其他用户的认可，从众心理使得人们更愿意

跟随多数人的选择以降低自身的决策风险。科

普网红本身拥有较为庞大的粉丝量，他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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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科普信息能够在短时间内得到较多的曝

光和成千上万人的浏览，并获得点赞、转发，

因此用户有足够多的信息评级信息来辅助自

己进行相应的信息有用性感知。

5.2 启示

一是信源身份标签标注，专业认证获取

信任。社交媒体平台作为一个去中心化的传

播场域，赋予了每个人创造并传播科普内容

的能力。这些科普网红的身份可能是学生、

研究人员、某一专业的爱好者、杂志社编辑

等。对科普网红本身而言，在社交媒体平台

上积极进行身份标识，如标注“知名科普博

主”“科学博主”“视频号知识榜第××名”等

依然是有效的策略，不过对数字青年群体而

言，标签背后所体现的真才实学才是信源可

信度的切实来源。

二是语言形式注重亲和，警惕过度通俗

片面。社交媒体作为一个平等对话的交流空

间，其所传播的话语内容天然具有较好的亲

和力。科普网红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时，

可与受众进行即时的互动对话，亲和友好的

情绪也可瞬时传达，专业的“科学语言”与

日常的“通俗语言”之间的隔阂通过亲和力

有效化解。数字青年作为与互联网相伴的一

代人，对流行用语、网络热梗、新兴词汇具

有较高的接受度，科普网红的亲和话语策略

也更容易得到这类人群的认可。但需警惕的

是，要避免语言过度通俗带来的娱乐化、片

面性等弊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部分作者

为了短时间内夺取用户注意力，选择一种

“放大结论忽视过程”或“只讲结论不讲前

提”的话语模式，将最不合常理、最引人震

惊的结论放置到一开头，这样的话语模式虽

在情感上与受众达到了共鸣，但却不利于受

众真正理解科学结论的复杂前提和适用范围。

此外，在科普信息的传播形式上也要尽可能

更具亲和力。文字作为一种冷媒介，在传播

科学信息时，需要阅读者本身调动大量的想

象力进行信息补充，对缺乏相应科学知识的

人而言，这会使得他们产生畏难情绪进而放

弃相应的信息加工。因此，科普网红在打磨

内容的同时可添加图片、动图、视频、AR/

VR 技术等，增加信息的丰富度，让科普信息

从形式上更易于被受众理解。

三是多维呈现信息评级，帮助用户参考

他人观点。社交媒体作为一种卷入度较低的

媒体平台，大多数人并不期望在使用时进行

长时间、强精力的信息加工，他们倾向于以

他人的态度作为信息有用性评价的线索。目

前大多数社交媒体平台仅记载了其他用户对

信息的点赞、评论和转发等数据，这些数据

并不具有完整性与具体性。点赞只能看出用

户的正面态度，但不能看出持负面态度用户

的评价。因此，可增加“这条信息对我没有

帮助”功能并细化点赞维度，例如“这条信

息在知识性上是准确的”“这条信息很完整、

全面”等，以便读者在阅读时获得更为细致

的他人评价信息。

6 结语
本文检验了信息采纳模型在科普领域的适

用性，并加入了话语亲和力、信息一致性、信

息评级等变量，进一步考察了数字青年群体

对社交媒体平台上科普网红发布的科普信息

的采纳意愿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局

限性在于样本选取上偏重于覆盖平均学历较

高的高校大学生群体，而数字青年群体作为

一个较大的群体范围，需在未来研究中补充

更加多样性的样本。此外，社交媒体平台是

一系列具有公开、交流、对话、社区化、连

通化特性平台的总称，例如微博、微信、小

红书、知乎、抖音、B 站等。不同的媒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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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具有天然的属性区隔，媒介本身的区别

会影响科普网红的内容创作偏好和数字青年

的信息接收策略，因此未来的研究可将不同

的平台特性纳入考察范围。研究结果表明了

在新媒介形态发展的当下，受众的科普信息

采纳意愿影响因素呈现出“边缘路径”主导

的特点，即面对数量浩繁的科普信息，数字

青年难以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中枢

路径”的加工，而网络平台上易于辨识的信

源身份、话语语气、他人评价则能使青年群

体快速地获取边缘线索，并做出是否采纳信

息的判断。娱乐化、短平快的传播环境塑造

着青年群体的科普信息获取习惯，而青年群

体本身的认知模式也在顺应这样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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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PLS-SEM）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digital youth’s willingness 
to adopt th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formation released by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fluencers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quality of science information posted by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nfluencers did not significantly impact the perception of the usefulness of the information. In contrast，
the credibility of the source，the affinity of the discourse，the consistency of the information and the 
rating of the data all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impact the digital youth’s perception of the usefulness of 
the information. In addition，the perception of information usefulness can further positively influence 
the willingness to adopt science information. These findings further validate and extend the IAM in a 
theoretical sense，and in a practical way，they also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different subjects：
the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fluencers can actively set some identity labels for themselves and adopt 
more friendly strategies for discoursing；social media platforms can display the reviews reflected by the 
audiences in a more dimensional way, making it easier for users to refer to the opinions of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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